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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与沿革

李 平

升降浮沉学说是中 药 理论 的重 要组成部

分
。

特别是金元以来
，

它成为指导中医临床处方

用药的基本法则之一
，

至今仍有一定指导意义
。

一
、

升降浮沉学说的起源

笔者认为升降浮沉学说当起源于
《
内经

》 。

《
素问

·

阴阳应象大论
》 指出

� “
清阳出上窍

，
浊

阴出下窍
�
清阳发滕理

，

浊阴走五脏
�
清阳实

四肢
，
浊阴归六腑

。 ”
就是说依靠清阳和浊阴有

规律的升降出人
，
维 持着人 体正 常的生理活

动
。

与此相反
，

在病理情况下
，
由于

“
阴阳反

作
”
及气机升降出入紊乱

，
故

“
清气在下

，
则生

飨泄
� 浊气在上

，
则生膜涨

。 ”
并 指出

� “
出入

废则神机化灭
�
升降息 则气 立孤危

。

故非出

入
，

则无以生长壮老已
�
非升降

，
则无以生长

化收藏，’� 《 素问
·

六微旨大论���
。

这一认识在探

讨药物作用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
。

针对人体升降出入机能的紊乱
，

自然产生

了旨在调节这种机能 紊乱 的药物 升降 浮沉学

说
。 《 素问

·

阴阳应象大论 》 云
� “
阴 味出 下窍

�属沉降�
，

阳气出上窍�属升浮�
。 ” “
味厚 者为

阴
，

薄为阴之阳
。

气厚者为阳
，

薄为阳之阴
。

味厚则泄
，

薄则通
。

气薄则发泄
，

厚则发热
。 ”

以上这些论述虽已初步涉及药物的升降浮沉概

念
，

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
。

二
、

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
《
内经

》
而后

，

逮及宋朝
，
医药之书益众

，
未

见有论及药物升降浮沉者
。

至金元时期
，

医事

大兴
，

出现诸子争鸣的鼎盛局面
。

药 物 升 降

浮沉学说
，

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熟的
。

查 阅 现

存文献
�

对此建树最大者
，

当首 推 张 元 素
。

张氏在
《 医学启源

》
中详细论述了药物的升降浮

沉作用
，

并依据 《 内经
》
所论

，
创制了

“
气味厚

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
” 。

他认为
� “
升降者

，

夭

地之气交也
，

获芬淡
，

为天之阳
，

阳也
，

阳当

上行
，

何谓利水而泄下� 经云
�

气之薄者
，

阳

中之阴
，

所以获芬利水而泄下
，

亦不离乎阳之

体
，

故入手太阳也
。

麻 黄苦
，

为地之 阴
，

阴

也
，

阴当下行
，

何谓发汗而升上� 经日
�

味之

薄者
，
阴中之阳

，

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
，

亦不

离乎阴之体
，

故入 手太 阴也
。

附子
，

气之厚

者
，
乃阳中之阳

，

故经云发热
�
大黄

，

味之厚

者
，

乃阴中之阴
，
故经云泄下

�
竹淡

，

为阳中

之阴
，

所以利小便也
� 茶苦

，

为阴中之阳
，

所

以清头目也
。 ”
由此可见

，

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

主要受药物气味的支配和制约
。

药物的气味虽

较复杂
，

但只要将每味药的气与味的厚薄情况

综合起来
，

以阴阳理论为纲进行分析
，

就会对

药物在人体的作用趋势得出正确的认识

张氏还指出
，

同一种 药物
，

入 药部分不

同
，

升降浮沉作用亦因之各异
。

大凡花叶及质

地轻扬的药物能够升浮
，

子实和质地重浊的药

物能够沉降
。

如麻黄
“
体轻 清而浮升

” ，

桂枝
“
体轻而上行

，

浮而升
” ，

薄荷
“
浮而升

” �
石膏

“
体重而沉降

” ，

杏仁
“
浊而沉降

” 。

在
“
药用根

梢法
”
中

，

张氏提出
“
根升梢降

”
的 认识

。

其依

据是
� “
凡根之在上者

，

中半已上
，

气脉上行
，

以生苗者为根
。

中半已下
，

气脉下行
，

入土者

为梢
。 ”
基于这一认识

，

在辨证用 药时
“
当 知病

在中焦用身
，

上焦用根
，

下焦用梢
。 ”
上述认识

，

在解释药物作用原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
。

张氏还认识到加工炮制和配伍能够改变药

物的原来属性
，

产生新的或截然相反的升降浮

沉作用
，

以适应临床各种复杂病证的需要
。

他

在谈到
“
药性生熟用法

”
时指出

� “
黄连

、

黄琴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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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母
、

黄柏
，

治病在头面及手稍皮肤者
，

须酒

炒之
，

借酒力上升也
。

咽之下
，

脐之上者
，

须

酒洗之
�
在下者

，

生用
。

凡熟升生降也
。 ”
就是说

药物生用主降
，

熟用主升
，

若加酒剂等辅料
，

也可因辅料本身 的功能 而改变 药物的 作用趋

向
。

另外
，

通过适当的配伍
，

一味药可改变其

它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
，

如桔梗
“
辛苦

，

阳中

之阳
，

谓之舟析
，

诸 药中 有此 一味
，

不能下

沉
” 。

而槟榔则
“
性如铁石沉重

，
能坠诸药至于

下
。 ”

张氏的
“
引经报使

”
说亦是由此而产生的

。

张氏还认识到了一种 药物 随所 治病 证不

同
，

会产生不同的作用趋向
。

如
“
川芍 上 行头

目
， 一

下行血海
”
�《 本草纲目

》
第 �� 卷�

。

此 即某

些药物的双向性调节作用
，

揭示了药物本身的

多种属性
，

而这种属性有时又受主治病证所制

约
。

张氏还用五运六气学说
，

将 ��� 味药物分

为五运
，

即
“
风升生

” ��味
， “

热浮长
，，
��味

，

‘

奋显化成
” ��味

， “
燥降 收

”
��味

， “
寒沉藏

” ��

味
�

这样对药物作用趋势的认识具有了指导临

床的实际意义
。

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创立
，
补性味理论所

未备
，

后世学者甚为推崇
。

李东垣注意到了四

时节气的更替对 人体脏 腑气机 升降 出入的影

响
，

以及药物升降浮沉的适时应用对这种影响

的调节
。

他说
� “
药有升降浮沉 化

，
生长收藏

成
，

以配四时
厂

春升夏浮
，

秋收冬藏
，
土居中

化
。

是以味薄者升而生
，

气薄者降而收
，
气厚

者浮而长
，

味厚者沉而藏
，

气味平者化而成
。

但言补之以辛
、

甘
、

温
、

热及气味之薄者
，
即助

春夏之升浮
，

便是泻秋冬收藏之药也
。

在人之

身
，

肝心是矣
。

但言补之以酸
、

苦
、

咸
、

寒及

气味之厚者
，

即助秋冬之降沉
，

便是泻春夏生

长之药也
。

在人之身
，

肺肾是矣
。 ”
�《 本草纲目》

序�
。

这里用五行生克的道理
，

说明四时节气
、

脏腑气机
、

药物升降浮沉之间的关系
，

指出用

药必须顺应四时更替变化的规律
。 “
用药 者 循

此则生
，
逆此则死

�
纵令不死

，
亦危困矣，’�同

上�
。

东垣弟子王好古将药按气味厚薄升降浮沉

分为五类
，
即

�
“ ‘

味薄者升
， 一

甘平
、

辛平
、

辛

微温
、

微苦平之药是也
。

气薄者降
，

甘寒
、

甘

凉
、

甘淡寒凉
、

酸温
、

酸平
、

咸平之药是也
。

气厚者浮
，

甘热
、

辛热之药是也
。

味厚者沉
，

苦寒
、

咸寒之 药是也
。

气味 平者
，

兼四气四

味
，

甘平
、

甘温
、

甘凉
、 一

甘辛平
、 一

廿微苦平之

药是也
”
�同上�

。

三
、

升降浮沉学说的普及

明
·

李时珍综合金元时期药性理论方面的

成就
，

考其异同
，

贯通诸家所论
，

对于升降浮沉

学说作出了更为明确的阐述
。

他认为
，

从气味

而论
， “
酸咸无升

，
甘辛无 降

，

寒无浮
，

热无

沉
” 。

就配伍言之
， “
升者引之以咸寒

，
则沉而

直达下焦
�
沉者引之以酒

，

则浮而上至巅顶
” ，

故
“

升降在物亦在人也
”
�同上�

。

并 指出 用药必

须顺应四时变化
， “
春月宜加辛温之药

，
薄荷

、

荆

芥之类
，

以顺春升之气
�
夏月宜加辛热之药

，

香蒲
、

生姜之类
，

以顺夏浮之气
�
长夏宜加甘

苦辛温之药
，

人参
、

白术
、

苍术
、

黄柏之类
，

以顺化成之气
�
秋月宜加酸温之药

，
芍药

、

乌

梅之类
，
以顺秋降之气

，
冬月宜加苦寒之药

，

黄琴
、

知母之类
，

以顺冬沉之气
。

所谓顺 时

气而养天和也
”
�同上�

。

此见解较东垣又进一

步
。

此后陈嘉漠在
《
本草蒙签

》
中进一步指出了

“
酒制升提

，

姜制发散
，

入盐走肾脏仍仗软坚
，

用酷注肝经且资住痛
，

童便制除劣性降下
” 。

清
·

汪昂在归 纳和总 结前人 经验 的基础

上
，

对药物气味与升降浮沉之间的关系作了进

一步概括
。

他在 《 本草备要 》 中指出
� “

气厚味薄

者浮而升
，

味厚气薄者沉而降
，

气味俱厚者能

浮能沉
，

气味俱薄者可升可降
。 ”
并用取类比象

的方法赋予药物的形和质以升降浮沉的含义
，

“
药之为枝者达四肢

，
为皮者达 皮肤

，

为心为

千者内行脏腑
。

质之轻者上入心肺
，
重者下入

肝肾
。

中空者发表
，

内实者攻里
。

枯燥者入气

分
，

润泽者人血分
。

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

也
。 ”
从而使众多的药物能够接受升降浮沉理论

的指导
，
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

。

总的说来
，
明清时期是升降浮沉学说普及

和推广运用的时期
。

这一时期的本草著作
，

大多

都将升降浮沉学说作为辨证用药的说理工具
，

成为中药药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
。


